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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大学生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的影响因素，并且编制问卷，给信息焦虑的干预提供方向，通过方便抽样

抽取 89 名大学生进行自编问卷调查，对数据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与信度分析，另外采用方便抽

样抽取 241 名大学生，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信度分析与差异分析。最终量表包含 4 个维度，14 个项目，

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α 系数均在 0.7 以上。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量表的 4 个维度的结构稳定。研究对后续

大学生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明确提供了借鉴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量表编制；影响因素；应对策略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作茧自缚”比喻做了某事，结果使自己受困。随着互联网发展，网络信息改变了大学生生活和学

习的方方面面，但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有限注意资源与过载信息之间的矛盾，信息受众如同蝉困

于蛹中一般地淹没在碎片化信息的浪潮中［1］。当人们在互联网中搜索与处理信息时，经常会面临着信

息数量巨大、看不懂信息、无法找到所需信息的困扰，从而诱发信息焦虑［2］。信息焦虑是“数据与知

识之间的黑洞”，是当所得信息不是所需信息或无法理解应理解的信息时产生的紧张状态［2］。研究表明，

信息焦虑是大学生网络依赖［3］、社交焦虑［4］和孤独感［5］的正向预测因子，因此不利于身心健康。随着

移动设备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开始成为用户获取网络信息的重要方式，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4 次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8.47 亿，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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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比例达 99.1%［6］。针对移动设备用户的主力军之一“大学生”，分析该群体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的

影响因素，为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的干预提供方向是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拟通过文献分析、问卷法、访谈法来编制大学生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的预试问卷，根据项目

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得到正式问卷，接着对正式问卷收集到的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相关

分析、方差分析等，探讨大学生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的影响因素，继而为大学生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的

干预提供策略。

2  大学生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量表的编制与施测

2.1  量表的设计

2.1.1  量表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基于用户体验理论、状态—特质焦虑理论、认知负荷理论、自我效能感理论，从移动设备信

息可用性、个人信息焦虑特征、信息超载、移动互联网效能感 4 个方面来构建大学生移动互联网信息焦

虑量表的内容。

用户体验理论认为，技术应为人的兴趣和需要服务，其中，最为基本的就是要考虑用户的功能需

要［7］。信息焦虑作为移动设备用户在使用互联网时的一种用户体验，与使用者对产品可用性的评价有关［8］，

反映的是移动设备信息是否满足用户的功能需要，即移动设备信息可用性。

状态—特质焦虑理论由斯比尔伯格在卡特尔区分状态焦虑与特质焦虑的基础上提出［9］，状态焦虑

是指个体在特定情景下产生的独特的反应状态，一般较为短暂，而特质焦虑是一种人格特征，具有相对

稳定性［10］。因此，个体特征上的差异会影响个体的焦虑水平，有研究可佐证，比如 A 型人格可以预测

焦虑［11］，完美主义倾向者更易诱发焦虑［12］。有研究把认知类型等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个体特征纳入信

息焦虑量表的一个维度［13］，本研究把这些相对稳定的个体特质因素视作特质焦虑的基础，即个人信息

焦虑特征。

认知负荷理论认为，认知负荷即工作记忆中所需处理信息的总量［14］，由于工作记忆的容量有限，

若个体需要处理的信息超过工作记忆的负荷，就会出现认知超载［15］。认知负荷理论可以从信息超载的

角度解释信息焦虑产生的原因。

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顺利完成特定情境下某方面工作的预期［16］，

它决定了焦虑等心身反应的过程［17］。网络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感理论在计算机网络领域的拓展，是

个体对自身网络技能的主观判断［18］。根据移动互联网的特点，对比网络自我效能感的内涵，研究认为

移动互联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身移动互联网使用技能的主观判断。

2.1.2  初测量表的编制与结构

初测量表的编制包括 3 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湖南省某高校图书馆对 11 名常在图书馆查找资料且

常使用移动设备信息的大学生进行访问，同时，通过 QQ、微信提问的方式对 15 名大学生进行访谈，了

解他们是否存在信息焦虑以及信息焦虑的原因。此外，通过问卷星对 60 名大学生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

问题包括：（1）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更能有效利用信息？（2）你在利用信息中存在什么烦恼？（3）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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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如何提高自己的信息利用能力？根据访谈和问卷结果对大学生有关信息焦虑的描述进行了分类和频

数统计，将频次过低的项目去除，把留下来的分类作为问卷的一部分，进行后续分析。第二阶段，从已

有的信效度良好的图书馆焦虑量表、计算机焦虑量表、信息焦虑量表中抽取相关维度的项目。第三阶段，

根据理论架构（用户体验理论、状态—特质焦虑理论、认知负荷理论和自我效能感理论）自编项目，所

有项目经过 2 名心理学教师修改和确认。

综合以上 3 阶段结果，编制的初测量表在移动设备信息可用性、个人信息焦虑特征、信息超载、移

动互联网效能感的基础上增加信息素养维度（用户的信息利用和检索能力）。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

包括 30 个项目，其中有 11 题为反向计分，所有项目随机排列。

2.1.3  初测与初测量表的修正

采用方便抽样，通过纸质问卷和问卷星收回问卷 96 份，其中有效问卷 89 份，问卷有效率为

92.7%。包括男生 27 人，女生 62 人，大一 17 人，大二 29 人，大三 30 人，大四 13 人。

首先，对初测问卷进行项目分析，由于样本数少于 100 人，应采用 50% 的规则作为分界点［19］，在

排序后把上下各一半的被试视作为高分组与低分组，对高低分两组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剔除差异不显

著的项目 10 道。

接着，进行 Bartlett’s 球体检验和 KMO 检验，判断变量间的相关性，然后通过主成分分析和最大变

异转轴抽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20］，并删去因子负荷小于 0.45 的项目。具体来说，样本经过检验表明，

KMO 值大于 0.60，Bartlett’s 球体检验达到显著性标准（p<0.05），代表母群体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

样本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7］。接下来对剩余的 20 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抽取公因子，

形成负荷矩阵。用最大变异转轴进行因子旋转，将因子负荷由高到低进行排列，通过 4 次调整删除题项，

最终得到 4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共因子，其特征值分别为 3.73、2.29、1.81 和 1.25，共解释方差总变异

的 56.71%。具体见表 1 所示。结合 4 个公共因子的项目含义及上文所述理论和访谈与开放式问卷的结果，

将因子 1、因子 2、因子 3、因子 4 分别命名为信息环境（包括信息超载、信息污染等有关项目）、信息

素养、移动互联网效能感、个人信息焦虑特征，分别包含 5、4、4、3 个项目。

表 1  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测量项目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1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conclusion of the mobile Internet information anxiety 

measurement items

项目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T7 0.79
T6 0.75
T2 0.67
T1 0.48
T3 0.47

T12 0.74
T28 0.72
T18 0.60
T23 0.52
T19 0.83



·162·
突破“信息茧房”：大学生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影响因素分析及应对策略 2021 年 3 月

第 3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pc.0303020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项目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T21 0.80
T20 0.69
T17 0.60
T30 0.81
T24 0.78
T22 0.59

注：因子负荷值小于 0.45 的不列表中。

最后，采用 α 系数检验量表信度。信息环境、信息素养、移动互联网效能感与个人信息焦虑特征

4 个维度的α 系数分别为 0.67、0.69、0.72 和 0.70，整体 α 系数为 0.73，根据吴明隆的观点［21］，本研

究的量表信度达到了可用的程度。

2.2  正式测量及检验

采用方便抽样，通过 2 种方式发放包含 16 个项目的正式问卷。第一种方式是通过团体施测进行纸

质问卷的测验，收集问卷 1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46 份；第二种方式是通过问卷星收集问卷，收集问卷

97 份，有效问卷为 95 份。据此，总计发放问卷 247 份，回收有效问卷 241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57%。

被试分布情况见表 2。

表 2  大学生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问卷被试分布情况（N=241）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mobile Internet information anxiety questionnaires for college students (N=241)

频次 百分比
性别 男 101 41.9%

女 140 58.1%
年级 大一 39 16.2%

大二 82 34.0%
大三 84 34.9%
大四 36 14.9%

专业 文史类 89 36.9%
理工类 105 43.6%
艺体类 9 3.7%

其他 38 15.8%
使用移动互联网的频率 很少 8 3.3%

偶尔 16 6.6%
经常 115 47.7%

非常频繁 102 42.3%

2.2.1  验证性因子分析

采用 AMOS 进一步对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四因子模型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反

映 2 种指标：（1）因素负荷量：对自编问卷要求因素负荷量大于 0.5，不符合要求的题项应该删除；（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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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度指标：包括拟合优度 χ2 检验、RMSEA、CFI、NFI、IFI、TLI 和 SRMR。首先，将因子载荷小于 0.5

的正式问卷中的第 4 题和第 5 题从模型中剔除，然后再次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此时，各项目的因子

载荷大于 0.5，由于第 6 题和第 8 题相关性较高，通过建立残差相关进行模型修正，最终得到的验证性

因子分析模型各项拟合指标为：χ2/df=2.26，RMSEA=0.08，CFI=0.92，NFI=0.86，TLI=0.89，IFI=0.92，

SRMR=0.07，模型拟合基本良好［22］（见图 1）。剩余 14 个题项和 4 个维度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图 1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

Figure 1  Model of confirmatory factors analysis model

2.2.2  信度分析

采用α 系数考察量表稳定性，分析 4 个分量表的α 系数，分别为 0.75，0.76，0.75，0.72，总量表

的 α 系数为 0.73。由于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删除项目会导致 α 系数降低，但是这 14 题构成的量表在

整体上和各个因子上的 α 系数均达到尚佳水平，说明问卷的编制是成功的。

2.2.3  相关分析

计算各因素之间及其与量表总分间的相关，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知，量表各维度均与总量表呈显

著正相关（r=0.28 ～ 0.79，p<0.001）。在各个影响因素中，信息环境、信息素养和个人信息焦虑特征两



·164·
突破“信息茧房”：大学生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影响因素分析及应对策略 2021 年 3 月

第 3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pc.0303020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两呈正相关，而移动互联网效能感与其他各个分量表均呈负相关。

表 3  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involved

1 2 3 4 5
1 信息环境 —
2 信息素养 0.34*** —
3 移动互联网效能感 -0.24*** -0.05 —
4 个人信息焦虑特征 0.33*** 0.60*** -0.05 —
5 量表总分 0.59*** 0.79*** 0.28*** 0.76*** —

注：*** 表示相关系数在 0.001 水平上显著（双侧）。

2.2.4  差异性分析

首先，通过 t 检验考察不同性别大学生在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影响因素得分及总分上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表明，性别仅在信息素养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t=-2.82，p<0.01，df=239，Cohen’s d=-0.36），女

生的信息素养显著高于男生。

其次，采用 F 检验考察不同年级、专业和移动设备使用频率的大学生在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影响

因素得分及总分上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年级在面对的信息环境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F=3.45，

p<0.05，η 2=0.04），事后检验（LSD）显示大三在信息环境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和大二，同时，年

级在移动互联网效能感方面也存在显著性差异（F=2.88，p<0.05，η 2=0.04），事后检验（LSD）显示大

一在移动互联网效能感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三和大四；专业（文史类、理工类和艺体类）在各维度得分

及总分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移动设备使用频率仅在信息环境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F=4.46，p<0.01，

η 2=0.05），事后检验（LSD）显示偶尔使用、经常使用与非常频繁使用移动设备者在信息环境上的得分

显著高于很少使用。

3  讨论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在用户体验理论、状态—特质焦虑理论、认知负荷理论、自我效能感

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访谈和开放式提问等定性方法与编制量表的定量方法，编制出了大学生移动互联网

信息焦虑影响因素量表。结果表明，影响大学生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的因素有 4 个：信息环境、信息素养、

移动互联网效能感和个人信息焦虑特征。

信息环境是大学生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影响因素中的外部影响因素，包含信息超载、信息污染等

与信息环境有关的项目。信息超载主要是由于信息量大于工作记忆负荷导致的，支持认知负荷理论的

观点［14，15］。信息污染主要是由于信息虚假、不专业和无效信息引起的，这与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所得结

果一致，不少学生在访谈和开放式问卷中表明在信息检索的过程中，虚假、不专业和与检索目标无关的

信息是导致焦虑的重要原因；信息素养反映用户的信息利用能力和检索能力，项目设问方式为“我不能

很好地使用检索工具”等，得分越高表明信息焦虑程度越高，这与曹锦丹等人［23］的研究结果一致；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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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互联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身移动互联网使用技能的主观判断，属于大学生自身认知方面的原因，可以

决定个体的焦虑等身心反应过程，支持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16，17］，与一般互联网的信息焦虑一致［18］。

移动互联网效能感作为个体的认知因素，与使用移动互联网进行信息检索的经验和技能有关；个人信息

焦虑特征反映个体信息焦虑相对稳定的差异性，包括与认知风格、人格特征等较为稳定的影响因素。

在量表信效度方面，探索性及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量表结构清晰；信度分析结果表明，在验

证性因子分析中删除项目的情况下量表的 α 系数依然达到了尚佳的水平，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影响因素量表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从以下方面

进行改进：一是本研究虽然创造性地考虑了用户体验对移动设备用户信息焦虑的影响，但由于根据用

户体验理论设计的项目较少，导致在初测问卷分析时全部被删除，今后可以增加有关项目进行问卷编

制；二是本研究所编制的问卷虽然信度尚佳，但没有非常理想，今后可通过增加被试数目，减少网络

问卷数量从而控制施测情景中的无关变量，进而提高信度；三是本研究通过问卷编制探索了大学生移

动互联网信息焦虑的相关影响因素，但没有揭示这些因素内部作用的机制，今后可继续探讨这些因素

作用的内部机制。

4  大学生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的干预建议

根据研究结果，高校可从五个方面干预大学生的信息焦虑。

第一，在信息环境层面，高校应将德育融入学生的信息应用与交流模式中，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互

联网信息道德观，自觉抵制信息污染［24］。学生自身应了解到个体的信息负载量和信息处理能力有限，

应在信息输入上做减法，养成良好的信息整理习惯。

第二，在信息素养层面，高校应培养大学生的信息素养，缓解大学生的信息焦虑［25］。比如通过依

托相关院系开设通选课程，将信息搜索与应用技能纳入课堂，提高学生迅速获取所需信息和利用信息的

能力。学生自身应转变观念，在移动互联网的海量信息面前保持平常心态，并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提

高自身信息素养。

第三，在移动互联网效能感层面，高校可以根据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中提高自我效能感的相关

途径结合移动互联网的特点来培养大学生的移动互联网效能感［26］。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合作学习的

方式完成信息检索和信息处理任务［27］，使学生们在合作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和信息检索与处

理能力。学生自身应加强移动互联网使用时的时间监控，提高自信心［28］，避免各种新异、变化的信息

干扰。

第四，在个人信息焦虑特征层面，学生自身要建立清晰的自我认知，客观地认识与评价自己，接纳

自身的焦虑感受，理解自己焦虑的内部原因，从而更好地进行自我调适。高校也要做好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采取肌肉放松、认知调节等方法干预信息焦虑［29］。

第五，本研究还揭示了移动互联网信息焦虑各因素与总分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不同水平上的差异。根

据结果可以推测，大三学生面对的信息环境最为堪忧，大三时期是学生选择考研还是就业等方向的阶段，

这一时期大学生需要面对复杂的信息环境，有可能面临信息超载与信息污染的困扰；大三和大四学生的

移动互联网效能感较低，这提示，大学生在需要经常搜索信息的阶段更容易对自己的信息检索与利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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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产生怀疑；移动设备使用频率较低的学生会感知到更好的信息环境，这提示，学生应减少对移动设备

的依赖，主动创设良好的信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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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through “Information Cocoon Room”: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 Anxiety of Mobile Internet

Guo Caixin  Gong Gaochang  Hu Xiaolan

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 anxiety of mobile 
internet, to develop scale, and to provide direction for the intervention of information anxiety. Using 
commodity sampling method, 89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atte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collect 
for item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In addition, using commodity 
sampling method, 241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atte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collect for 
confirmatory factors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and difference analysis. Finally, questionnaire included 
in 4 dimensions, 14 items. The Cronbach’α  of the whole scale and the each dimensions were above 0.7. 
Confirmatory factors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tructure of four dimensions was stable. The research 
provides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formation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internet and the its mechanism.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internet; information anxiety; Development of scale; Influence 
factors; Countermeasures


